
■袁俊（赤壁）醇香菜籽油
杨家岭老街上有一家油榨作坊，主人姓

王，和他打交道已经6个年头了，每年都要去
他家里榨点菜籽油。

吃上飘香的菜籽油，记忆总现油菜花。
每到初春，大地满山的油菜花千姿百态，花团
锦簇。油菜花四瓣全部绽放开了，那花心吐
出几根小巧纤细的花蕊，四瓣花瓣呈十字形，
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那么淡雅清秀，一阵风
吹来，它们随风摇摆，像在对我们招手微笑。
嫩黄色的油菜花，羞羞答答，还没绽放开它的
笑脸，显得那么晶莹淡雅。杏黄的油菜花，半
开半闭，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引来了蜜蜂和蝴
蝶的青睐，真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
恰恰啼”。每次看到一群群男女徜徉在油菜
花海中，其分享视频或照片十分漂亮，我就
想，油菜籽是如何变成油的？

六年前，经人介绍，带着疑问，我们第一
次去体验榨油的经历。

第一次去的时候，排队榨油的人很多，油
榨作坊大约100多平米，正门面是一间小卖
部，房间里很拥挤，成袋成袋堆放着油菜籽，
很远就能闻到扑鼻的菜籽油香。

没干过多少农活的我，菜籽从下种、除
草、收割、脱粒、晒干、装袋等多道工序，要投

入农民多少精力和汗水，难以体味。这次实
践，让我领略了“粒粒皆辛苦”。

榨油共需要三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是烘炒。把油菜籽倒入滚筒

式烘炒机里，不停地翻滚烘炒。大约十几分
钟的工夫，主人会将烘炒的菜籽进行甄别是
否熟了。若熟了，第一道工序结束。

第二道工序是榨油。把炒好的熟菜籽倒
入压榨机内，不一会就看到了油和白色泡沫
夹杂的油了，机子下面就是榨油的废弃物
——油饼了，压榨的时候，屋内到处弥漫着醇
香的菜籽油香。

第三道工序是过滤。榨好的油不能立即
过滤，要放入干净的水缸中冷却，用木棍不停
地在水缸中拌合。冷却过后，将榨好的菜籽
油倒入离心式油品精滤机里，没过多久，我们
平常吃的醇香菜籽油就制成了。

鲁迅在《少年闰土》里说：我素不知道天
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
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
果店里出卖罢了。而我却想说，菜籽油，如果没
有这次经历，我也单知道只在超市购买罢了。

没有农村亲身经历，只看见“院子里高墙
上的四角的天空”。农民就是如此简单，把自己

的劳动产品置换成生活用品，吃着自己创造的
食用油，心里就像这醇香菜籽油，格外的香甜。

当我们都榨完油后，女主人却忙里又忙
外，不一会儿，就为我们做了一桌子的农家
菜，还有当地的腊肉，请我们在他家里午餐，
爱人打趣地说，你们这样做亏本的生意我愿
意年年来。主人说，不是榨油，你们也不会到
我家里来，算不了什么。

今年六月初，我们又去了，照样请我们吃
饭，照样送我们回家。

百斤菜籽，买价250元左右。百斤菜籽，
能榨出33斤菜籽油。今年我家多榨了50斤菜
籽。爱人是个热心肠，还帮助主人计算每户榨
油的费用。在结算过程中，爱人发觉有两户都
少支付了100元。爱人在车上与这两个人交
谈，说油榨作坊也不容易，又提供午饭，又免费
送，还少了200元，将心比心，到了目的地，这
两户主动把少给的钱都补给了榨油老板。

前不久，油榨老板为了感谢我爱人，特地
从家里菜园里摘了些辣椒、青菜、苦瓜等一蛇
皮袋新鲜蔬菜，通过中百仓储至杨家岭的公
交车托运，转送给我爱人。

吃着这样新鲜的蔬菜，就如这菜籽油的
芳香，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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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家传（温泉）

孔子的养生之道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
家、教育家，也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儒家思想的精髓就是主张仁义礼智信，崇尚
中庸之道，也就是万事讲和谐。“肉虽多，不
使胜食气。”孔子告诉我们，鱼肉虽然很多，
但吃的时候不能过量。在医儒相通的春秋
时期，孔子对每天的饮食也反对“过”和“不
及”，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饮食习
惯。孔子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孔老先生独
到的养生理论。

现代人很注重养生，街头巷尾到处都是
某某养生馆、某某养生店，贴着养生标签的
各种物资也是琳琅满目。据史料记载，最早
提出养生概念的并不是孔子，但他的饮食习
惯与现代的养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处于新
时代的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孔子极力推崇“克己复礼”，就是要克
制自己行为操守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周
朝礼制的要求。周朝礼制到底有哪些具体
的内容？我认为，至少涵盖了我们日常的
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那么孔子的这套饮
食习惯其实就是在周朝礼制约束下的具体
体现。

中医认为，药食同源，病从口入，只有吃
对了才有利于身体健康。“食饐而餲，鱼馁而
肉败不食。”孔子说，放久而变味的粮食和腐
烂了鱼肉不能吃。谁都知道，鱼肉要吃新鲜
的，误食了变质和败坏的鱼肉会引起中毒。

“色恶不食，嗅恶不食。”孔子还认为，食物的
颜色和气味变了的，也不能吃。用现代科学
解释，就是各种蔬菜腐烂后，就会产生亚硝
酸盐，人一旦吸入过量的亚硝酸盐就会阻碍
氧的运送，导致人体缺氧而昏迷。

在我国古代，对谷物的脱粒过程是没有
机器可以借助的，用一个木质支架顶端安装
一个有一定重量的石头，把谷物倒入同样是
石头做的容器，通过上下不停地槌砸实现谷
物去壳，也叫舂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孔子说，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
细。不仅如此，“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
食。”孔子还讲究切肉的刀法和佐料的配备，
肉切得不方正，不吃，佐料放得不适当，不
吃。“东坡肉”的制作过程是不是受孔子的影
响，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凡红烧肉加上一种
秘制的麦芽酱，红酥酥的肥而不腻十分可
口。“不撒姜食，不多食。”孔子告诉我们，每
餐必须有生姜，但不能多吃。我想，民间俗
语“男人三日不离姜，女人三日不离糖”原来
也有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在食物烹制过程中，把握好
火候是烹调技术的关键环节。再好的原料、
辅料、刀工，若火候不够，菜肴不能入味，甚
至半生不熟。火力过大，就不能使菜肴鲜嫩
爽滑，甚至会焦糊。“失饪不食，不时不食。”
孔子觉得，烹调不当和不时新的菜肴，不
吃。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国蔬菜的
种植技术早就突破季节的限制，任何时候
都可以吃得到不同时令的蔬菜。假如，孔
老先生还健在，他是不是不会提出“不时不
食”的观点呢？

“惟酒无量，不及乱。”只有酒没有限制，
但不要喝醉。中医也认为，酒，多喝无益、少
喝无害。孔子还觉得“沽酒市脯不食。”从市
上买来的肉干和酒，不吃。古时候的酒与现
代的酒不一样，一般度数不高，会喝酒的人
也会酿酒，孔子不主张到集市买酒喝。这只
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孔老先生个人认知。
在现如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白酒行业所
产生利税的社会贡献率占有一定的份额，在
当代“沽酒不食”恐怕是行不通的。

当然，古人的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存在
有差异，完全照搬照抄不一定可取，还需要
我们去甄别。再怎么好的养生方法，不一定
都具有普适性。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主要是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和作息习惯，多食新
鲜的果蔬。

在物资供应十分充足且价格又稳定的
今天，我们最好还是要管住自己的嘴、迈开
自己的腿，在繁忙工作之余多做些适合自己
的运动，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方钰霆（嘉鱼）我家的木器
所谓木器，是以木头为材料，伸展绳墨，

用笔划线，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制
作成各种各样的农具.

记得小时候，我家里就有水车、风车、独
轮车等众多木器。水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农村常见的汲水工具，记得那时的生产队有
几台水车，只在干旱或青苗生长旺季使用。
一般水车由上车和下车两部分组成，上车即
动力部分，由车轴、车盘、支架等部件组成；下
车即戽水部分，由车槽、斗板和链斗等连接组
合而成，均用硬质木料制作，戽车形似龙脊，
俗称龙骨水车。

包产到户后，水车也按5-10家一台的模
式分给了各家各户，使用时需轮流，一则是台
数不够，不可能一家一台；二则在使用时需2
个或者4个壮劳力才能驱使。记得我们家每
次用水车车水，都需要两个人抬着水车去，而
且一亩田需要一整个上午或下午的时间，基
本上都是两家搭伙车水。后来，小型三匹左
右的柴油机出现了，由于柴油抽水机马力更
猛，一亩田一个小时就可以灌满，水车不可避
免地陆续走进了历史，我们家的那台水车也
被父亲放在房梁上失去了用武之地。

木质风车作为一种农具在我国也有着悠

久的历史，其基本构造是顶部有个梯形的入
料仓，下面有一个漏斗是出大米的，侧面有一
个小漏斗是出细米、瘪粒的，尾部是出谷壳
的；木制的圆形的“大肚子”里藏有一个叶轮，
用铁做的摇柄，手摇转动风叶以风扬谷物，转
动速度快产生的风也大，反之亦然。它是最
精致、最复杂的传统农具，由风箱、摇手、车
斗、漏粮斗、出风口等部件组成。

小时候，我见过最多的是交公粮的时候，
需要各家把晒干的稻谷在入库前先用风车过
一遍。摇风车是个力气活，一般都是由青壮
年来干，一手控制进料口上机关，根据风过的
稻谷干净程度和有无空瘪情况，调整进料口
的大小，并将其固定。另一手较快且匀速摇
动转轴。摇累了可换手，不可停下来。若要
停，必先关死进料口。也可由另一人直接替
挨，只是速度应一致。风车摇起来了，上料的
两人用簸箕，端着稻谷轮流往料斗里上。风
好的稻谷接入一个大圆簸箕内，用木撮瓢撮
入麻袋装起来，然后称量入库。

独轮车俗称“鸡公车”“二把手”“土车
子”，是一种轻便的运物、载人工具，过去的独
轮车，连车轮都是木制的，有大有小。小者车
盘平；大者高于车盘，将车盘分成左右两边，

可载物，也可坐人，但两边须保持平衡。我们
家在包产到户后也添置了一台独轮车，请木
匠师傅做的。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父亲用独
轮车去交公粮，大约一车能装一千来斤，父亲把
着独轮车，把车把上的绳带放在肩上，我则在前
头牵着牛拉着车，我们家距交公粮的绿岭粮站
大约十来里，一天我们拉两趟就可以了，走累了
我们就在坡上歇一歇，一路上还有很多和我们
一样去交公粮的独轮车，看起来也很壮观。

还有就是冬季农闲修筑大坝以及到县城
长江边修筑长江堤防，成群结队的独轮车更
是蔚为壮观，不停地在长江大堤上翻来覆去，
运沙子、石头、泥土。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村
村通工程的实施，独轮车渐渐被两个轮子的
板车代替，现在每次回老家，还能看见两轮板
车靠在老家的屋檐下，承担老父亲秋收颗粒
归仓的重任，独轮车踪迹全无了，而代步则一
律由面包车或者小汽车代替。

■夏康全（温泉）文哥帮工
文哥是平辈人对他的称呼，虽然名字里

有文，可却长得很“武”，近一米八的个头，手
长脚长脸也长，尤其是那两搭眉毛，像两把扫
帚横按在眉峰上，两边的眉尾，像是涂了锅墨
烟，又黑又浓，特像小人书里张飞的眉毛。

文哥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如今八
十开外了，老虽老，但精神还好，除行动有些
缓慢，身高打了一点点折扣外，腰不弯，眼不
花，说话还有洪钟之音。思维非常清晰，若下
雨，不能上山干活，他还能与年轻人斗地主、
打粑锅，很少出错牌。

当人们谈及他年轻时的事时，他总是摇
着那蒲扇似的手掌重复着说：“好汉不提当年
勇，好汉不提当年勇。”当然，说实话，他也没
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做的都是一些小
事，不过小事却让人难以忘怀。

话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的田地都承包给
了各家各户。那时，文哥四十开外，一身的力
气，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夫妻俩一天到晚都泡在
承包土上，在他家承包的土地上很难找到一些
杂草，沟边田坎几乎都是光溜溜的。

文哥房头上有位韩婶，六十多岁了，也承包
了一些土地，但她家没有男劳动力，儿子在外工
作，家里就韩婶、儿媳及年幼的小孙子。扶犁掌

耙是男人干的活，布谷声声，催春催耕，春不等
人，找谁帮忙犁地呢？韩婶毫不犹豫找到文哥，
说想请他帮忙犁地一天，文哥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大多还没有起床，文
哥就起床了，扛着他家的犁，赶着他家的牛，牛
铃叮叮当当，往山上走，去帮韩婶家犁地。劳动
半天，早餐熟了，喊他，才到韩婶家吃早饭。
吃完早餐，放下碗筷，就又立即起身去犁地，
连水也来不及喝一口。

他犁地很细致，犁头入土恰到好处，不深
不浅，他说犁深了，把老土翻上来，需要更多的
肥料；犁浅了，庄稼不好下根。犁地的宽窄也要
恰到好处，犁得太窄浪费劳力；犁得太宽，土块
太大不易打碎，有的甚至被漏犁。他犁的地就
像巧手纳的鞋底，针脚非常均匀。

犁地一上午，他不休息，不抽烟，除偶尔
听见他催赶耕牛的吆喝声音外，其余听到的
就是土壤被翻开的嚯嚯声。

太阳当顶了，韩婶喊他吃午饭，他才把牛牵
出犁盘，拴到山边吃草，回去吃饭。犁地是重体
力活，韩婶准备了丰盛午餐，说丰盛不外乎就是
煮了一盘腊肉，准备了一瓶酒，另加几个青菜。

韩婶劝文哥喝酒、吃肉，他说不要劝，他
自己会。他也不要人陪，自己倒满一杯酒，端

起酒杯，脖子一仰，一杯酒就下肚子了，连说：
“好酒，好酒。”随后拿起筷子，夹起一块大肥
肉塞进口里，大咬一口，把剩下的、马蹄形的
肉放到碗边上。他嚼得特别有味道，嘴角冒
出肥油，用舌头一舔就干净了。

他自斟自饮，自拈自吃。酒，一口一杯；
肉，两口一块，吃得很爽快。但当他喝过半斤
酒后，把杯子倒过来扣在桌子上，再怎么劝也
不喝，而是大碗吃饭。

吃过午饭，让他休息一会儿，他不休息，
满脸红光，话也多起来，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种早一刻，地产三两金，春季的活要赶！”

下午犁完地，他把犁放到路边，把牛放到
山上吃草，他自己又抡起了锄头，将犁不到的
边边角角，一锄一锄地翻过来，击碎，平整好。
直到夜幕降临，一大片土地全部侍弄得妥妥帖
帖，平平整整，他才扛犁赶牛回家。

文哥他老婆看他天黑了才收工，有点不高
兴地说：“别人帮工最多干八小时，你是帮一天，
送半天，干十二小时，是不是太实心眼了！”

“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既
然帮人家，就要帮人把事做好，做彻底。”这就
是眉毛有点像张飞的文哥，做小事也让人难
忘的文哥。


